
无与伦比的美丽
□孙晓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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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青山赋流水几分沉稳， 流水
赠青山几多灵逸，从而演绎了“山
环水绕寓无穷”的美丽。朝霞增鸿
雁几缕神奇， 鸿雁添朝霞几抹生
动， 于是抒写了 “朝霞与鸿雁齐
飞，春水共长天一色”的温馨。 如
果说男职工给工程单位带来了活
力与精彩， 那么女职工又何尝不
是工程单位中的一朵奇葩？

钱春华， 18岁参加工作， 初
到的工地是黄浦江大桥的麻涌
岛 ， 生活条件艰苦 ， 住的是工
棚， 老鼠经常在床底下挖洞， 把
土撒的床前一地。

当时小钱是钢筋工， 经常要
爬高上低去扎T构的钢筋， 抓着
绳梯从桥台爬到墩顶上， 工作又
险又苦又累。 花季的小钱多想自
己能像侠女 “十三妹” 一样会轻
功啊。 也就在那时， 她拿起织梦
的笔， 理论联系实际， 把工作中
的素材写成新闻稿、 文艺稿， 不
断在工作实践中锲而不舍地历
练， 在她上班的第一百天， 第一
篇新闻稿发表了， 后来稿子就不
断地在企业报刊上发表， 从此她
一直坚持写了二十多年， 迄今发
表新闻、 小说、 散文、 故事约80
多万字 ， 多次获得全国文学作
品、 工程行业征文、 新闻比赛等

奖项。 从一朵不起眼的小花， 成
为工程单位中的 “常青树”。

工程女中有一线的普通职
工， 有业务骨干、 有领导者， 身
份不一， 经历有别。 在工程事业
的江海里， 百舸争流。 她们把理
想深种， 用汗水和热血来辛勤培
灌， 人生的旅途玫瑰次第竞开，
以自己独有的魅力， 正悄悄地改
变着周围的一切……

厦门翔安海底隧道是中国大
陆的第一座大断面的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施工作业险情突然来袭
时，昔为绕指柔，今为百炼钢。 看
吧， 我们的女职工们丢下手中的
工作， 冲进大股海水涌入的隧道
里，在未知的险情里，和男同志一
起，装沙袋，扛沙袋，奋战在抢险
救灾的第一线，坚守十几个小时，
直至险情排除。

她们用勇敢和刚强， 诠释了
对企业的忠诚；巾帼花开别样红，
不让须眉写赞歌， 她们用行动为
企业的发展标注上时代的注脚。

工程女如芙蓉花， 散发浓郁
香气； 或如蔷薇， 外表柔弱可韧
性较好 ； 或如康乃馨 ， 温馨淡
然。 她们就是一群生活在强男如
林的工程单位中的铿锵玫瑰， 绽
放着无与伦比的美丽。

岁月是一部温馨的书， 总让
我爱不释手。 其中小时候在牛棚
里上学的那一页， 我常常去 “翻
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我在
本村入了小学。 当时的校舍是草
房， 屋框是用石块砌成的， 里面
是用泥巴抹的墙， 有几处地方出
现了裂缝， 成了危房。 我上二年
级时， 大队决定把旧房推倒， 在
原址上建新瓦房。

重建校舍需要大半年时间 ，
但是课还要继续上 。 校舍没有
了， 就必须另找地方， 正巧第三
生产队有几间废弃不用的牛棚，
大队就安排我们到那里去上课。

正月开学了 ， 我们背着书
包， 拎着板凳， 沿着蜿蜒崎岖的
山路 ， 来到坐落在山坡上的牛
棚。 二年级30多名学生被安置到
中间的三间牛棚。 棚顶是用麦秸
苫成的。 牛棚的后三面是用石头
垒成的， 墙上没有挂泥， 出风撒
气的。 透过墙缝， 能看到外面的
景致。 朝阳的一面是敞开的。 西
山墙的中央镶着一个木橛子， 上
面挂着一面木质黑板。 黑板前面
摆着一张破课桌， 上面的油漆大

都剥落， 花花搭搭的， 当讲台。
再往前， 就是一排排的课桌， 下
面用石头砌成底座， 上面用一块
块水泥板铺设而成。

我们的班主任崔老师， 也是
我们的全科老师 ， 在牛棚的外
面 ， 让我们按高矮的顺序站好
队， 一个个地叫着名字， 依次进
入牛棚， 排好座次。 崔老师在朗
读课文时， 往往拖着长腔， 我们
也拖着长腔 ， 摇头晃脑地跟着
读， 显得非常有趣。 至今回想起
来， 还让我忍俊不禁。

初来牛棚 ， 天气还异常寒
冷， 冻得我们直打冷战。 课前或
课后 ， 我们经常跺跺脚 ， 热热
身 。 到了夏天 ， 里面又非常闷
热， 常常热得满脸流汗。 牛棚里
还散发着一些牛粪的异味， 会招
来许多苍蝇， 嗡嗡作响， 有时还
会趴在我们的脸上捣乱。

特别是遇到大雨天， 更是糟

糕！ 南面往里潲雨， 北面的墙壁
上洇水， 靠南面的同学只好往北
去， 靠北墙的同学只得往南来。
我们常常侧着身子挤在一起将就
着上课。 在牛棚里上课， 境况可
谓恶劣， 但是一切都按部就班，
有条不紊 ， 并未耽误我们的学
业。

坐在牛棚里， 不经意间， 抬
头向南望去， 上面是瓦蓝瓦蓝的
天空， 空中飞翔着自由自在的小
鸟， 田里长着绿油油的庄稼， 还
有绿树红花。 有一次， 我们正在
上课， 一只顽皮的麻雀飞进了牛
棚， 来回穿梭， 我们不由自主地
欢呼起来。 一个调皮的同学还站
起来， 伸出双手要捉。 崔老师愣
了一下， 接着大喝一声， 我们顿
时安静下来， 牛棚里变得鸦雀无
声。 再看那只麻雀， 打了一个旋
儿 ， “刺溜 ” 一声 ， 便窜出牛
棚， 飞向了远方。

过完暑假， 秋季开学， 我们
开始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校舍，
牛棚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想想
那段在牛棚里上学的岁月， 条件
虽然异常艰苦， 但我们还是非常
乐观， 不乏欢乐和笑声， 也照常
学到了知识， 为后来的学习打下
了坚实基础 。 再看看现在的孩
子 ， 大都是在 “甜水 ” 里长大
的， 不更应该努力学习吗？

■家庭相册

生儿养女一辈子
□金鹤 文/图

小 时 候 经 常 有 人 和 我 说 ：
“你母亲年轻时可漂亮了！” 今年
春节正好家里来了客人， 帮我们
照了一张全家福， 当我拿着这张
相片和我们小时候拍的全家福相
比较时， 我流泪了， 不知不觉中
父母就都老了！

小时候一般人家都一个孩
子，我家有俩。父母肩上的担子也
比别的父母沉重很多。 我现在依
然记得，每逢周日，母亲在家收拾
家务，父亲带我们出去玩。那时候
弟弟还小，走累了，父亲就把他放
在肩上扛着，还怕我走丢了，一只
大手还牵着我。夏天的时候，回到
家父亲的衣服都是湿透的。

父母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调剂
家里的生活。 春天上山挖野菜，
给我们做各种野菜时蔬， 我和弟
弟最爱喝的就是妈妈做的刺叶子
鸡蛋汤， 还有用山菜包的饺子，
现在想起来， 都让我忍不住咽一

下口水。 父母自己在山坡下开垦
了一块荒地， 经常顶着烈日去地
里给庄稼除草施肥。 母亲一夏天
因为干农活， 胳膊会被晒掉皮。
爱美的母亲为了我们， 早忘记自
己曾经有一张雪白的脸庞了。

秋天 ， 母亲还会上山采蘑
菇、 榛子和各种野生的瓜果， 让
我和弟弟改善一下生活。 就在我
16岁那年， 有一回母亲上山采榛
子， 被盘在榛子树上的毒蛇狠狠
咬了一口， 顿时腿就肿了起来。
怕有生命危险， 同去的人马上就
把蛇咬的地方用小刀挖下来一块
肉， 然后用衣服绑上送往医院。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 母亲才能下
地走路 。 差一点命都没了的母
亲， 住院期间还在担心父亲一个
人照顾不好我们。

父母从没对我和弟弟说过生
活的艰辛， 但是我和弟弟都看在
眼里。一转眼，我和弟弟都长大成
人、成家立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
子， 更深深地感受到父母养育我
们的艰辛和不易。那年春节晚会，
歌手王铮亮演唱了一首 《时间都
去哪了》，歌词中“时间都去哪儿
了，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转眼就剩下满
脸的皱纹了。”他唱出了父母真实
的人生，生儿养女一辈子。

□朱旭 文/图

在牛棚里上学

■青春岁月

□王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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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和和小小柒柒
记得那是19岁的夏天———日

光火热， 灼人心背———一段难忘
的岁月。 我来到一家公益机构的
残疾人温馨家园做实习生。

因为实习的关系， 我遇到了
柒， 一个9岁的糖宝———唐氏综
合症患儿。

他总是活在胡汉三的世界
里。 当我第一次见他时， 他就走
过来踢了我一脚， “你是不是胡
汉三？！” 不明所以的我只好配合
他的 “时空”， “对， 我就是胡
汉三。” 柒的嘴角露出一丝坏笑，
指挥着空气里的士兵大喊： “哈
哈！ 把胡汉三给我带走！” 然后

又踢了我一脚。
就这样， 我一次次地被柒带

走， 然后又被他一次次的笑容带
回———因为每次被他带走后， 他
的思维就会停止， 好像 “死机”
了一般地傻笑一会儿。 “放” 了
我， 接着重新进入到 “胡汉三”
的无限循环。

以这样的模式， 我用了一个
月才渐渐取得了柒的信任。 为什
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了我， 柒不
用再指挥那几个不听话的空气士
兵了， 和 “他们” 比起来， 我要
得力的多 。 柒让我抓谁我便抓
谁 ， 抓过来就是一顿 “胖揍 ”，

和我一起同去实习的同学没少被
我俩 “欺负”。

渐渐地 ， 柒成了我的 “太
君”。 而我成了他的 “小兵”。 我
们的交流除了胡汉三之外， 也渐
渐有了别的话题 。 我会趁着他
“死机” 或是感觉他很清醒的时
候抓紧教给他一些最基本的规
矩、 礼貌。

有一次我因病没去实习， 同
学说柒简直像疯了一般， 四处抓
人 ， “你们看见王土了吗 ？ ！ ”
———那是第一次他叫我的名字。
之后他还给我写了一封 “信 ”，
寥寥几字 ， 字字刺心 ： “大家
好， 王土不听话。”

夏过秋去， 悄然入冬， 半年
的实习期过去了， 我必须要和柒
再见了。

那一整天我都心事重重， 当
“小兵” 时也显得心不在焉。 日
落时分， 活动结束后我陪着柒回
到教室， 他忽然抱住我的腿， 把
我 “锁” 在暖气片上， 我从不知
道他有这么大的力气， 明明他的
身高还不及我的一半。

“王土， 我不让你走！” 柒抬
起脑袋眼眶含泪地望着我。

他为什么知道我要走？ 是机
构的老师说过什么吗？ 还是他看
出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我拍了拍他的头， “太君 ，
我还会回来的。”

……
回忆炽热， 灼伤岁月， 我在

想你， 柒。 我在想那个简陋的温
馨家园。 毕业了， 我会回到社工
团队， 我还会与你见面。


